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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晨光穿透太行山层层密林，一只身

披金斑的华北豹悄无声息地踏过覆满苔藓的

岩石，矫健的身姿被林间红外相机精准拍摄。

这一幕发生在山西省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华北豹是仅在中国分布的豹亚种，被称

为中国豹，曾遍布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广大华

北地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捕猎、栖

息地被破坏等原因，华北豹的种群数量和栖
息地面积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如今，随着生态

保护力度的加大，华北豹现身频繁。2020 年

至今，在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已经发生了多

起当地居民路遇华北豹的事件。

华北豹的频繁出现正是其种群数量增长

与活动范围扩大的双重体现。

科技赋能种群监测

清晨的太行山深处，薄雾尚未散尽，沁源

县护林员焦建峰已经踏上巡护之路。“过去很

难看见华北豹的踪迹，现在华北豹越来越多

了，林区布设的红外相机里经常会出现它们

的身影。”焦建峰感慨道。

山西省华北豹种群和栖息地专项调查结

果显示，全省华北豹可识别个体达 200 余只，

种群数量评估 600 余只，位居全国首位。而沁
源县及其周边地区作为华北豹核心种源地，

森林植被完好，猎物资源丰富，是华北豹种群

增长的重要区域。

“要保护华北豹，首先得精准掌握它们的种

群动态。”沁源县林业和草原局工程师赵红兵介
绍，沁源县构建了以红外相机监测为主、走访调

查为辅的立体化监测体系。按照 4 平方公里一

个点位的标准，沁源境内共布设了 600 多个监

测点位，每个点位配备两台红外相机，总计近
1200 台设备形成了无死角的监测网络。

赵红兵说，数据收集并非终点，科学分析

才是揭示华北豹种群动态的关键。每隔三个

月，工作人员会集中回收相机数据，并进行人工

筛选和识别。同时，根据华北豹的体侧花纹进行
个体识别、判断性别，精准统计其空间分布和种群密度。

“通过连续多年的监测数据，我们发现沁源县华北豹的

活动范围持续扩大，种群密度不断提高。”赵红兵说。

华北豹种群恢复的背后，是生态保护工程的系统推

进。近年来，山西省以旗舰物种保护为引领，实施了栖息地

修复、猎物种群复壮、生态廊道规划等重点项目，让森林植

被得到充分恢复，有蹄类猎物资源日益丰富，为华北豹提

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保护华北豹不能只盯着这一个物种，而是要保护它

的食物链和生存环境。”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
说，山西省通过护林防火、禁止非法捕猎、保护野生动植物

等综合措施，维持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为华北豹繁衍提

供了可持续的生存空间。这种“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的理

念，让太行山脉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华北豹处于食物链金字塔的顶端，它的数量稳定增

长，可以维持整个哺乳动物群落的稳定性，而这背后是森

林环境、水源等生态要素的健康支撑。”东北林业大学博士

研究生刘保庄说，华北豹的回归，说明太行山脉森林生态

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正在持续提升。

推行相关补偿保险

提起与华北豹“狭路相逢”的经历，沁源县摄影爱好者

吴海勇记忆犹新。他在沁河源头的花坡附近采风时，就曾
用专业设备拍下了两只突然出现在林道旁的华北豹的高

清影像。

为了进一步了解华北豹的足迹，近年来，沁源县林业

和草原局根据各村镇呈报上来的“遇豹”事件的地点和频
次，制作了一张“遇豹”地图。

从地图上可见，华北豹的踪迹不仅频繁出现在太岳山

主峰的沁河源头及中段腹地的灵空山脉，连县城东北部山

区甚至城区也有它们的身影。华北豹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

县域。这不仅说明了华北豹活动范围不断扩张，还将“如何

实现人豹和谐共处、科学防范潜在冲突”这项新课题摆在

了有关部门面前。

“华北豹天性机警，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多数情况下看

到人会主动回避。”刘保庄介绍，只有在受到恐吓干扰或保

护幼崽时，它才可能出现防御性反应。

事实上，截至目前，在山西发生的诸多路遇华北豹的

事件中，尚无华北豹主动攻击行人的记录。但是，华北豹袭

击捕食家畜的事件，每年都会发生多起。

沁源县鱼儿泉村村民李志伟就有这样的烦恼。他说，

不久前他家里的羊就曾被华北豹捕食。从 2024 年 11 月份

至今，他家少了将近 30 只羊。

为了破解“人豹冲突”难题，实现人与豹和谐相处，

2024 年山西省在沁源县等 24 个县域推行野生动物致害

补偿保险，对承保区域内因野生动物伤害造成的人身伤亡

或财产损失，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进行救助补偿。县级政府

部门会为群众统一办理投保手续、支付投保费用，并协助

受害群众索赔。

以沁源县为例，当地将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纳入财政预

算，每年投入 120 万元为全县群众统一投保。通过与保险公

司合作，沁源县建立了标准化理赔流程，根据受害家畜体重

制定差异化补偿标准，25 公斤以下、25~50 公斤、50 公斤以

上的牛羊分别对应不同赔付金额。村民发现家畜被豹捕食

后，只需保留现场痕迹或皮毛、蹄角等证据，即可向保险公

司申请理赔，政府部门全程协助核实。

据了解，在减少人豹冲突的同时，山西省还构建了“政

府主导—科研机构技术支撑—社区参与”的保护模式，通

过主动预警和生态宣传等方式构建人豹和谐共处的友好

环境。该省在华北豹高频活动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建设监

测预警平台，及时向周边村民和养殖户发放华北豹保护相
关的宣传信息。

目前，山西省人豹关系持续改善，人们参与华北豹保

护的积极性显著提升。护林员在巡护中发现豹子的踪迹会

及时上报，村民偶遇豹子后会主动分享影像资料，还有志

愿者积极参与山林巡护和物种监测，各类群体给出的资料
成为补充监测数据的重要来源，共同勾勒出华北豹的活动

轨迹。 韩荣

■ 徐海波 王自宸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冬日的浑善达

克沙地片片黄柳迎风摇曳，白枕鹤在水边悠

闲觅食，牧民的草场生机勃勃。

锡林郭勒盟是我国北方沙化土地面积

分布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京津风沙的主要策
源地和路经区，防沙治沙责任重大、任务艰

巨。3 年来，锡林郭勒盟全面实施京津风沙源

治理、退耕还林还草、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
理等一系列生态工程，实现了植被盖度和森

林覆盖率“双提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减
少”，累计完成林业和草原生态建设任务
3250 万亩，交上了一份优异的绿色成绩单。

构建保护新格局

“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是

“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昔日黄沙

漫漫，今朝绿意涌动。通过“人工种草+工程
固沙”的综合治理模式，锡林郭勒盟在浑善
达克沙地打了场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的翻身仗。

围绕“全力打好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

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指示，近年来，锡林郭勒

盟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研究制定《锡林郭勒

盟坚决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实施方案

（2021—2030 年）》，编制上报 6 个子项目及

巩固提升项目，确定“五区两带多点”的治理

空间布局，推动系统治理与重点突破相结

合，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创新构建“全域统筹、全面治理”生态保护新

格局，基于区域生态本底差异，分类确定 24
个沙地治理项目，形成“修复—治理—提

升—保护”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

腹地，沙地面积达 1278.31 万亩，占据了浑善

达克沙地总面积的 22.2%。作为距北京最近的

草原牧区，这里是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核

心战区。近年来，当地通过“沙障+灌草种植+
封育”模式，由农牧民及合作组织参与项目围

栏架设、沙障铺设，种植了大量黄柳条。

“2000 年我们刚来的时候，浑善达克沙

地黄沙漫天，现在这里的生态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在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研究站做

研究工作 25 年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

究员李永庚说。近年来，李永庚与同事采用

网格固沙、飞机播种、围栏育草等方式恢复

植被，使寸草不生的荒漠渐渐恢复了生机。

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综

合治理信息平台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平台

包括四个大模块18 个内容，涵盖“山水林田
湖草沙”及生态保护范围多元数据，可将正

蓝旗浑善达克沙地的治理现状、历史进程、

生态数据、修复成效等情况全方位地展示出
来。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电子沙

盘上，绿色正缓慢取代着代表荒漠的黄色。

“这里是 2023 年建成的项目区，以前这

里都是流动的白沙。”站在正蓝旗那日图苏

木高格斯台嘎查项目区，看着眼前迎风摇摆
的柳条，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苏伦高
娃说，项目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狍子、白枕

鹤等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

推动产业发展

“好生态”为“好生计”提供了可能。如

今，生态产业化在锡林郭勒盟悄然兴起，昔
日的沙窝子正在变为“聚宝盆”。

2025 年以来，锡林郭勒盟利用“以工代

赈”模式，充分调动农牧民、合作组织参与沙

地治理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参与封沙育林育

草、人工种草、退化草原修复、灌木平茬、围栏

架设、沙障铺设等项目工程；通过组织合作社

及劳务合作等方式，引导农牧民参与防沙治

沙，带动 1.15 万余名农牧民参与各类沙地治

理工程建设和管护，每年人均增收 2.19 万元。

不仅如此，锡林郭勒盟还积极发展现代

草牧业，推动羊草、苜蓿等优质饲草种植，扶

持草业龙头企业，不断提升草产业产值，提

高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产品价值；

强化生态旅游建设，构建“一体两翼、一廊两

环”旅游格局，推出锡林郭勒草原风景大道、

火山草原研学等品牌；持续打造绿色矿山，

推广“生态修复+农牧文旅”模式。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被称作金莲花之乡。

近年来，当地注重走“以生态带产业、以产业

促生态”的防沙治沙之路，大力推进金莲花产

业发展，积极探索金莲花精深加工、旅游观

光、文化创意等方面价值，实现金莲花产业生

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结合。目

前，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建设金莲花育繁基地

635 亩，年育苗约 9000 万株，每亩金莲花年

可创产值 4000~8000元。张景阳 巴依斯古楞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昔日黄沙漫漫，今朝绿意融融

回家 40 年，麋鹿不再“迷路”

2024 年 1 月 24 日，麋鹿在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活动。姻 伍志尊摄

冬日的早晨，湖北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

“呦呦———呦呦———呦呦———”伴随一

阵清脆的叫声，一只麋鹿昂首而出，角尖挑

着的晨露，在晨光下闪闪发亮。紧随其后，

一群麋鹿从林间缓步走出，继而奔腾如潮。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作为我国特有

物种，麋鹿经历了曲折而传奇的兴衰演化

历程。100 多年前，它们近乎灭绝，幸在欧洲

一个庄园得以延续，直到 1985 年才回归故

土。40 年来，在一系列保护措施下，麋鹿已

在神州大地上繁衍出种群过百、数量过万

的庞大家族。

“接麋鹿回家”：国人夙愿

麋鹿，这一古老而神秘的珍稀物种，曾

广泛分布在我国长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

区。因其角似鹿而非鹿、脸似马而非马、蹄

似牛而非牛、尾似驴而非驴，也被称为“四

不像”。考古发现，自殷商甲骨文起，就有了

“麋”字，《孟子》《礼记》《本草纲目》等典籍

中均有记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

河中，麋鹿被视为神奇之物、吉祥之兽，是

神话故事中姜子牙的坐骑，也是早期先民

崇拜的图腾和仪式中的重要祭品。

后因气候变化、人为捕杀等种种原因，

麋鹿种群数量不断减少。1900 年前后，仅剩

的 200 多只麋鹿被圈养在北京南海子皇家

猎苑内。

1865 年，法国传教士阿芒·戴维在北京

发现麋鹿，将拿到的标本寄回巴黎自然博

物馆鉴定，确定这不仅是一个新的物种，而

且是一个单独的属。麋鹿从此载入世界动

物学史册，并定名为“戴维鹿”，以纪念其

“发现者”戴维。

“戴维鹿”这一名字逐渐被越来越多的

国家所知晓。英、法、德、比等国的驻清公使

及教会人士纷纷通过明索暗购等手段，从

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掠走几十头麋鹿，饲

养在欧洲各国的动物园。

至清朝末期，永定河的洪水和八国联

军的侵略，令麋鹿在中国本土绝迹。

这期间，位于地球另一端的英国，爱好

动物的贝福特公爵先后从各国收集了 18
只麋鹿，饲养于乌邦寺庄园内，使得这一物

种得以保存延续。

“接麋鹿回家”始终是萦绕在中国人心

头的夙愿。

40 年前，“四不像”重归故乡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综合国力不断跃上

新台阶，国际地位不断提升，1985 年，中英两

国启动麋鹿重引进项目，22 只麋鹿结束了约

一个世纪的海外漂泊生涯，回到它们祖辈曾

生活的地方———北京南海子麋鹿苑。

根据中英双方签订的麋鹿重引进协

议，麋鹿保护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英国重引回麋鹿，在北京皇家猎苑旧址

南海子建立麋鹿苑，恢复园林种群；第二阶

段在原生地选择适合的栖息地建立自然保

护区，让麋鹿重回大自然，形成自然种群。

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就是麋鹿的

重要原生地之一。长江在宜昌冲出三峡后，

进入荆江段，蜿蜒东流，形成“九曲回肠”的

壮丽景观。历经数次改道留下的长江故道，

沼泽湿地成片，生态系统独特，动植物资源

丰富，是麋鹿最早的栖息地之一。

《墨子·公输》记载，春秋时期“荆有云

梦，犀兕麋鹿满之”。2000 多年后，考古人员

从一些楚墓葬中发现了消失的“麋鹿”。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1978 年发掘的荆州天

星观 1 号楚墓的“镇墓兽”。这些头顶麋鹿角

的“镇墓兽”，证实了长江中游的云梦泽，自

古就是麋鹿繁盛之乡。

1989 年，中外专家经过现场考察论证

认为，石首天鹅洲大面积的天然芦苇沼泽

地，可以为麋鹿提供足够的食物、水和隐蔽

环境，是麋鹿回归大自然、建立自然保护区

的理想之地。

1991 年 11 月，湖北省政府批准，在石

首市长江天鹅洲故道湿地设立“石首天鹅洲

湿地麋鹿自然保护区”。1998 年 8 月，保护

区被确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曾亲历保护区设立的生态环境部珠江

流域南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原局长

袁道凌回忆，为让麋鹿在原生地重回大自

然、形成自然种群，1993~1994 年，石首麋鹿

保护区分两批从北京南海子引进 64 只麋

鹿。此前的 1986 年，英国伦敦动物学会提供

的 39 只麋鹿运抵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在祖先栖息过的沿海滩涂放养。

历经辗转，生于斯长于斯的麋鹿重新回

到故土，并繁衍壮大。

国家兴、麋鹿盛

回到故乡的麋鹿，还叫英文名字吗？这

曾是不少麋鹿保护工作者的困扰。

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工程师

沙平记得，曾有中国研究人员在论文中采用

“Milu”投给国外期刊，对方编辑却在审稿时

提出“看不懂 Milu 意思”。每每这时，中国学

者都要反复解释说明。

可喜的是，随着麋鹿的重引保护成效日

益显著，国际社会对麋鹿也有新的认识。沙

平说，如今，联合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国

际组织和国外媒体频繁使用“Milu”。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发布的《物种引进指

南》指出，麋鹿是全世界 138 个物种重引进

项目中，最成功的 15 个之一。

2025 年 10 月举行的麋鹿与生态保护

国际研讨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拉

赞·穆巴拉克致辞表示，麋鹿重引进项目已

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物种重引进范例，被誉为

“野生动物重引进的中国范式”；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丽德·肖梅

克致辞认为麋鹿回归是国际合作与科学保

护的典范。

“这些不仅是国际社会对我国麋鹿保护

工作的肯定，更是对‘Milu’这一中国传统称

呼的认可。”麋鹿国家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白

加德说，国际社会接纳的不仅是一个名称，

更是对中国保护成效和中国文化的尊重。麋

鹿的回家之路，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这些智慧和力量，源自于 40 年来，无数

人的不懈努力和默默奉献。

在石首，当地 3000 多名村民先后腾退

2.3 万亩土地，只为构建“人退鹿进”的生态

缓冲区。

麋鹿安顿下来了，但随后的考验是所有

人都没有想到的。1998 年，一场罕见的大洪

水席卷长江流域，保护区成为洪水中的孤

岛。袁道凌回忆，工作人员坐着冲锋舟，划着

小船到处找麋鹿，分批把它们引至安全的地

方。驻守在房顶的工作人员坚守了几十天，

乘船给麋鹿送食物，检查身体。

这过程中，险象环生，船只随时有翻船危

险，房子也有可能被冲走，危急关头，8 名工作

人员立下“堤在人在，人在鹿在”的生死状。

洪水过后，部分麋鹿跑至附近杨波坦、

三合垸一带，还有麋鹿横渡长江，抵达湖南

东洞庭湖区域，安家落户。这次洪水意外带

来麋鹿的自然扩散，“一场洪水冲出三个自

然保护区”。

类似的考验后来时常上演。2008 年和

2022 年，大雪冰冻天气，工作人员冒雪采购

饲料，35 天肩挑背扛确保麋鹿存活；面对

2011 年的大旱等旱情，人工割草、运水保

供，让麋鹿度过危机……他们的辛劳，为麋

鹿种群筑牢安全屏障。

工作人员的“爱鹿之情”也影响了附近

村民。村民不再因麋鹿啃食庄稼而有怨言，

逐渐以“麋鹿家园”而自豪，成为守护者和宣

传者；麋鹿也走进中小学课堂，成为学生研

学教育的“嘉宾”。

随着生态保护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石首

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建立了长江麋鹿

馆，传播麋鹿科学知识，传承麋鹿历史文化，

展示麋鹿保护成果，增强公众生态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湖北、江苏、湖

南等设有麋鹿保护区的地方也不断推进生

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和持续性，麋鹿保

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以前记录靠纸笔，巡护靠走，一个月用

掉一本笔记本。”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工程师杨涛回忆，骑着摩托车走在田埂

上，追着麋鹿巡护，摔跤跌倒是家常便饭。如

今，传感器、摄像头、光纤网络遍布 1567 公

顷的保护区，实时捕捉鹿群动态，监测土壤、

空气与水文变化。

除此之外，该保护区还广泛应用无接触

式健康监测、远程追踪等智能技术，对麋鹿

进行全过程生理评估与行为监测，实现麋鹿

种群与栖息地环境的长期协调发展。

白加德说，我国还将完善麋鹿种质资源

保护体系，建立全国麋鹿基因库，保存优良遗

传资源。开发麋鹿健康监测预警平台，建立疫

病快速响应机制。推动保护区间技术共享和

信息互通，建立统一的种群管理数据库。

“中国的麋鹿保护，体现了从工业文明

到生态文明的理念升华。”华中科技大学国

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孙永平认为，“麋鹿的

命运，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生态保护的

崛起同步，证明文明的繁荣，必须建立在生

态环境的健康之上。”

“今年增加了 595 只，这一数字也达到

了历史最高峰。”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党支部书记杨国祥兴奋地说，石首保护区

及其繁衍出去的三个区域，麋鹿总数达到了

4500 多只。麋鹿回归长江中游流域以来，32
年增加了 70 倍；而在全国，种群已超过 1.5
万只，分布在 90 多个栖息地。

从灭绝边缘到回归重生，麋鹿的命运，

如同一面镜子。白加德说，这一沧桑历史印

证了它的荣辱兴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令

人不禁感叹“国家兴、麋鹿盛”。

如今，在南海子的晨曦中，在天鹅洲的

湿地上，在大丰的滩涂里，在东洞庭湖的沼

泽处，它们自由地奔跑、快乐地嬉戏、悠闲地

觅食，与万物同栖，与人类共生。


